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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玉女潭

1
车载导航显示到达百江镇的

时候，天光还是亮的。电话里陆
春祥老师说晚上在外桐山的沙滩
上有一个文学沙龙。他是一位散
文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在介绍
这片沙滩的时候，他显示出了一
位优秀散文家深厚的功力，他所
描绘的沙滩之美，已经让我有些
迫不及待了。

秋天的黄昏总是心急。在导
航忽然中断信号的时候，天色突
然就暗了下来。我在空无一人的
乡间小道上停下了车，正犹豫是
不是要打个电话请人来给我带路
的时候，一条小黄狗摇着尾巴兴
冲冲地向我跑来，它身后跟着一
位老农。

“喂，大伯，我问下沙滩往哪
里走啊？”

“沙滩？我要去的。”
“是啊，沙滩。往哪里走啊？”
“对啊，我要去的！”
“那么，请问要往哪里走呢？”
此时老农背后远远走过来一

位妇人。老农同妇人用方言交谈
了几句后指了指蹲在脚边的小黄
狗对我讲：

“我要回屋里吃饭，你跟着它
走吧，它知道沙滩。”

于是在没有导航信号的乡村
小道上，深秋的黄昏低低地压下
来。一辆从城里开来的小轿车，
跟在一只小黄狗后面，去往百江
镇的淡水沙滩。

2
百江是陆春祥老师的老家。

《广西文学》和《散文选刊》联合举
办了一个叫作“重返故乡”的活
动。每年全国选择一位作家的故
乡，组织一群作家去走走看看，今
年到了陆春祥的故乡，杭州桐庐。

“故乡”大约是每一位写作者
写作的母题罢，看过作家的故乡，

也许才能更深刻领会他的文字和
他的人。自从北京回到杭州之
后，我发觉我离“故乡”这个词却
越来越远了。大约故乡是用来思
念的。在北京的日子里，我给自
己取了个网名，唤作“桂花”，只是
因为故乡杭州每年秋天的那一缕
沁人心脾的桂香。

于是我开始特别羡慕起那些
有故乡可以回的人了。

在属于陆春祥故乡的沙滩
上，他吹起了心爱的萨克斯。他
那天吹了好几首曲子，悠扬的萨
克斯声，穿透力实在强大，越过溪
流飘到了更远处的田野。我在
想，那些在夜晚欣赏过萨克斯乐
曲的植物会不会因为欢乐而长得
更茁壮呢？

3
晚上我们住在百江镇的一家

民宿。大部队坐大巴过去。桐庐
县原作协主席王樟松坐在我车里
带路。我问他民宿的名字是什
么，输到导航里去。他大笑，有我
在，要什么导航嘛！他说这一条
路他来来回回不晓得走过多少回
了。

辛丑年的秋天来得特别迟。
这个秋天，似乎所有的杭州人都
在焦急地等待着桂花的开放。记
得往年，十一长假后迎来的是桂
花的第二波绽放，可是这会儿都
十月中旬了，已经过了重阳，这桂
花偏是连影子都见不到。停好
车，踏入民宿大门的一瞬间，空气
里掠过一丝甜香——是桂花香
啊！那种温馨和欣慰是一种邂
逅，这一份小小的惊喜，更像是划
破夜色的流星，整个心都明亮起
来了。夜色朦胧，必须凑得很近
才能看得清这桂花树上那些细细
碎碎的金黄，我正仰头闭眼陶醉，
陆春祥老师不晓得啥时候走到了
我闻香的桂花树旁，厚厚的镜片

后面的眼睛带着笑意：
“怎么样，我老家的桂
花是不是香？”

4
住在杭州的散文

家周华诚也一起参加
了这场在百江镇的文
学活动。最初认得他
是因为他在家乡常山
有一片著名的“父亲的
水稻田”。他脑后扎着
辫子自称“稻长”，写了
很多关于田野和村庄
的文字。

2020 年的 10 月
15日，周华诚拎了一
布袋米出现在我面前，
跟我说是父亲的水稻
田里收获的。记忆里
只有很小很小的时候
才有人送米，也只有遥
远遥远的过去米才是
用布袋子装的。城市
里的米都是被真空塑
料袋装得硬邦邦整整
齐齐地码在超市的货
架上。那天晚上我将

新米洗好郑重下锅，不一会儿便
香气四溢。华诚嘱咐我，煮好的
新米饭不着急吃，得在锅里焖一
会儿，让每一粒开花的新米收一
收，更有嚼劲。掀开锅盖煮好的
新米近乎半透明，Q弹有力甜香
浓郁。我于是给华诚发微信，同
他讲从未吃过这样好吃的米饭。

巧得很，一年后的此日，恰好
是百江镇的农民丰收节，我们被
邀参加一起庆祝。会场安排在稻
田里，稻穗饱满，稻浪轻翻。我一
袭白裙站在稻田中央，竟然有些
手足无措。

5
45岁这一年，我割下了人生

的第一捧稻子。我甚至分不清稻
子和麦子，数次叫错。虽然没有
出生在农村并不是我的过错，但
面对满目的金黄以及浓郁的稻
香，我像成熟的稻穗一样重重地
低下了头。

我在这头挥舞着镰刀，动作
生涩地摆拍割稻，那边厢陆春祥、
陈仓、周华诚已经开始如火如荼
地割稻比赛。他们熟练的割稻动
作，我竟然看入了迷，分明是可以
写出一帧帧美文的手啊，却也能
割出这样美好的稻子。如此，又
有谁敢说写字不是另一种耕耘
呢。生活是纷繁芜杂的，生活又
是平凡普通的，而写作是对生活
的梳理、记忆、思考和升华，是对
现实生活的丰富和深化，是对平
凡生活的审美表达。从这个意义
上讲，写作就是在生活的土壤里
垦荒、种田、收获。写作是生活的
组成部分，写作即是生活。

6
采风归来的两个月后，我又

一次到了陆老师的书院。时值初
冬，书院枫叶正红，陆老师的大作
《陆游传》也恰好问世。他是一位
勤奋的作家，来过几次桐庐后，我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读懂了陆老师
文字里的那种江南气息。

陆老师将书院唤作“富春
庄”。书院白墙黑瓦，周边竹木成
林。进门的墙上镌刻着著名作家
巴金老人的作品《我爱富春江》，
旁边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得主们的铜手模。我踮起脚与大
师们的手模一一相触，就像同他
们握了手一样。进门照壁上，是
李敬泽先生手书陆老师的四句
诗：“富春山下富春江，富春江对
富春山。高山流水择邻地，我在
庄里写文章。”我细悟，这山，这
江，严子陵曾经爱得如痴如醉，大
官也懒得做，而现在，陆老师就与
严光为邻，他也像严光钓鱼一样，
不动声色，在这富春庄里，得写出
多少文章啊！

那日里在稻田，周华诚熟练
而细心地将我割下的第一把稻子
捆好递给我说，拿回去留个纪
念。我将家里一个曾装过桂花酒
的青花瓷酒瓶洗净，插上稻穗，摆
在了书桌上。看书或者写作的间
隙抬头，似乎总能闻到稻香以及
桂香。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投，无缘对面也不
偶。这话正应了我与玉女潭之缘。

玉女潭坐落于宜兴市西南23公里的莲子山
上，属于现在的张阳村。而我生长在丁蜀窑厂，
自小对山里的一切感到新鲜。加之那时酷爱写
作，心驰神往野林逸趣。说来也巧，独自进山，偏
偏遇上了当地的一位热心朋友，岂不乐哉!

莲子山并不高，杂木荒树，难觅路径。朋友
带路在先，挥镰伐棘开路，我跟随其后，不敢怠
慢。一路过去，竟然发现这荒野之地不一般了，
那山上的石头奇形怪状，或云片堆叠，或钟乳倒
立，或石笋丛林。还有那些树木，从石缝中顽强
长出来，又依石势攀援生长，如虬曲盘龙，姿态
万千，俨然是大自然的杰作啊！

我在石丛中细心观察寻觅，忽然，我发现近
处一块岩石上，有锈红斑驳的印迹，仔细一看，
不得了，竟是前人刻勒题字，这一下激发了我的
兴趣。从足下散落的青灰砖石瓦砾碎片中，我
依稀觉得这座山原本应该是有来头的，而且排
场不小名声很大，更让我惊奇的是，在近乎山顶
之处，竟然有一潭清碧，如明镜映于天空。三面
石壁相依，下插绝壑深渊。潭水清冽湛碧，潭四
周古树郁深，绿荫重重；潭顶天然石梁横卧，如
天桥飞渡。山石垒垒入画，绿藓蔓藤倒挂。潭
边日色全无，沁馨生凉。

老杨说，这就是玉女潭，传说是玉女到此而
名。我被眼前这仙境惊呆了，再从十多处石刻
的题词就可证明，这里曾是古迹的辉煌之地，遥
想当年，该是何等气派庄严。

回来后，我仔细查阅了有关资料，终于得到
了印证。

早在唐代，滁州刺史李幼卿就在玉女潭置
办房屋，后称“李幼卿玉潭”，又称“玉潭庄”。安
史之乱时，宰相陆希声也曾隐居此地，之后的
800年，似乎鲜为人知了，直达明代以后，溧阳
进士史际因不愿做官而回乡，在为母选择墓地
时来到玉女潭，大兴土木，建造“玉阳山房”“玉
清洞”并自号“玉阳山人”。

后来，据说郭沫若也来过，留下了“天下第
一潭”的题字。

不久，我就写了篇散文《莲子山探险记》在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刊上发表，我把报纸送给
了当地领导并提出许多设想，我利用北京朋友的
关系，搭上了中央电视台外景基地这条线，邀约
主管领导来此考察。庆幸的是，双方一拍即合。
不久就开拍《三国演义》，名演员的到来，亦使玉
女潭呈现空前的生机。玉女潭的春天终于来了！

为了探索玉女潭常年不枯的秘密，同时检
测水源资质，我约请了在郑州水利厅的舅舅蒋
甫南高级水利工程师专程来乡，舅舅住进玉女
潭牌楼旁的厢房，开始工作。这里的一切让他
兴趣盎然，特别是房间里经常出现与他做伴的
松鼠让他童心闪闪，可能把很大一部分的饼干
给这些“朋友们”分享了。这种喜悦在他的工作
进度中明显体现出来，在他回去后仅半月左右，
就寄来了完整数据的科学检测报告，分析玉女
潭水系地下水的一个“天窗”，水质清冽甘甜，并
含多种矿物质，乃上等的饮用水，潭不远处的

“金液”“玉液”二洞，犹如人的呼吸器官，联通玉
女潭内，亦是探测气候变化的“双眼”，可见大自
然神奇之一斑。

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加之不断的开发
完善，当今的玉女潭景区面积达到16公顷，游
程约2000米长，景观主要为“玉阳洞天”和“玉
潭凝碧”两部分。不光以它的山林野趣和《周
易》文化内涵成了旅游胜地，也成了外景拍摄基
地、众多美院学生的写生基地。

玉女潭之春，是色彩斑斓之春，是万物复苏
之春，是洗涤心灵之春，是生机盎然昭示魅力之
春，那石头的灵性，那藤蔓的顽强，那树枝的曲
绕，那潭水的清澈，只要你有心，你都能找到心
灵的慰藉，以及生命的启迪和智慧的开悟。

这就是玉女潭神秘之所在。

桂香以及稻香

雾里红 摄影 过正则


